
副刊·心香 06
2024年2月26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杨颖琦 / 美编李鹏 / 校对王棉 / E-mail：ycwbxljy@126.com

□黄国华

和煦的阳光照着翟店的老街，照
着老街的女人们，诸君不妨来翟店，一
览小镇风貌，一览老街女人的慧而睿，
保准幸福感满满。

何谓老？在我们翟店再没有比这
条街形成更早的街。记忆中的老街，
从翟店医院开始往西，水泵厂、公社、
供销社、理发店、新华书店、粮油店、大
庙、旅店……到今天，老街的廊檐旧屋
已经渐渐消失了。

有天，老街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
老妇人，出殡时，扛着白色灵幡的男子
恸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看客也都纷
纷叹息：“守寡半辈子，真不容易！”是
啊，女人一辈子哪有容易的呢？

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豫剧《花木兰》
里唱的：“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
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
夜晚来纺棉……”老街的女人们，同样
有着担当。

老街交通便利，青壮年男人很少

有埋头地里苦干的。他们销纸箱、跑运
输、开饭店，最不济还能打饼子或煮麻
花，挣钱养家是男人的责任。可是，老
街的女人们更不简单，没有谁乐意吃

“闲饭”。她们接送孩子上下学，农闲时
会就近到纸箱厂打工。家中的土地女
人们也舍不得丢弃，照样种着。农作物
品种多样，随市场随心气儿，不再只是
小麦、玉米和大豆，果蔬、药材成行成
垄。女人们深知，做精做细是根本，地
下面一不留神就会有“地蛆”，背壶打
药，提前预防，绝不含糊。

在纸箱厂的女工，心中始终坚信
着“厂兴我荣”，在以质量求生存的市
场，她们就像是上了发条的弦。工厂
效益稳定，她们每个月拿着好几千元
的工资，自然眉飞色舞。幸福是用双
手创造的！常开的玩笑话是这样的：

“聚不？我请。咱不次于爷们！”还有
更让人想不到的呢，晒纸箱、打饼子、
在家自主创业，老街的女人们都干得
来，摆地摊、开饺子馆、做纸扎，对老街
的女人们来说都只是“小菜一碟儿”。

老街女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但
相夫教子无师自通。辛苦赚来的钱，
都愿意花在孩子身上，毫不犹豫！多
少时光已流走，多少岁月不回头，当初
的梦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陪读、陪上
网课，稍加严苛的母爱值得敬仰！

老街的女人们，兼备土地赋予的
智慧和经济发展繁荣后的睿智自爱。
不管经历过什么坎坷，遭遇什么样的
挫折，她们都坦然面对。不管穿戴如
何，吃的好赖，她们都力求“舞”尽风
采。女人们不怕脏不怕累，哪怕累得
腰酸背疼，也都忍着咽下。她们活出
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爹是山，娘是河，山水缠绕滋养了
子孙后代。老街的儿女们读书的、参
军的、进厂的，享受着青春与美好，还
得说是有那“能干的爹，要强的娘！”

在老街，在翟店的老街，最美最靓
的风景线是女人们。不论哪个年龄
段，各有各的情韵。她们绝不是无脊
椎动物“草履虫”，各个迸发出无限的
生命张力、强力、慧而睿。

老街，女人，慧而睿

□王月芳

记得四岁那年，正月十三的傍晚，
吃过饭后，爸爸微笑着说：“月芳，今天
晚上我领你去下柏村看烟花去！”

听到爸爸这么说，我兴奋地蹦了
起来:“爸，是真的吗？”我有点不大相
信地瞪大了双眼问道。在我的印象
里，那会儿过年期间，除了家里那不大
的广播匣子到了时间会放些歌曲和新
闻，几乎没啥可玩的娱乐活动，更别说
看烟花了。

爸笑了，说：“肯定是真的，爸还能
骗你不成？”

爸爸牵着我的手出了门，一股冷
风吹来，我说了一声：“冻的。”爸伸手
将我的围巾系紧，这时几个邻居叔叔
和我四叔也出来了，爸爸和叔叔们有
说有笑地走出小巷。一路上尘土飞
扬，但大家谈笑风生，根本顾不上那些
钻进鞋里、飘上裤边的泥土。走过一
段土路，便是七拐八拐、高低不平的土
堰，我们沿高下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着，由于天黑看不清，我不慎掉到了高

土堰下，急忙伸着一双小手喊着：“爸，
我掉堰下啦。”爸爸一跃身跳下了堰，
把我搂进他那温暖的怀里。上了堰，
爸爸背着我往前走，走着，说着，我们
总算踏上了前往下柏村的大路，还是
一段长长的上坡路。当我们气喘吁吁
地上到坡顶，也就到了进村的大门口
处。路两边早已挤满了人，爸爸怕我
看不着，就把我扛在他肩膀上。

不大一会儿，看到北边有了火
光，顷刻之间就听到噼里啪啦的响
声，随着声音，两边的烟花如两条巨
龙般腾空而出，此起彼伏，一阵阵火
药味夹着人们的喝彩声在夜幕下荡
漾。火光闪闪，火花四溅，犹如天上
的点点繁星。

亮丽的烟花把街道照得通明。村
民们你挤我，我挤你，相拥着，仰起头，
有的踮起脚尖，有的站在高凳子上，有
的男娃们都爬到附近的树上。

看完之后，大家的兴趣未减，回来
的路上，大人们还在说着：“这烟花真
美哩！”我实在太困了，爸爸又将我背
起，在爸爸暖暖的背上，我不知不觉就

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几十年前的烟花虽没有如今的花

样繁多且高档，但却是我见过的最美
的烟花。那时我还小，爸爸正年轻，他
的双臂是那么有力，一下子能把我高
高举起；他的肩膀那么厚实，坐在上面
犹如坐在了山顶。

我的老父亲已经去世三年多，今
天，我仍会时常想起他，想起我坐在他
肩膀上看的那场烟花。

新年旧年年连年，年复一年，爸，
您老人家看到了祖国繁荣的今天，这
半个月里您一定也闻到了浓浓的年味
儿。爸，您虽然识字不多，但您用手中
的锄头和镰刀，在田间描绘出一幅幅
最美的图画。您当年看到我爱学习，
暗地里夸赞我，逢人便说：“我家月芳
爱学习，长大一定会有出息！”爸，每次
我站在领奖台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您，您一定看到了女儿这几年的成绩，
您的月芳如今活成了您期望的样子，
您看到后，一定会心生欢喜！我想：此
时此刻，您会站在一片花海中发出爽
朗的笑声！

难以忘却的记忆

□王凯平

娇贵而轻捷的燕子
早已在秋天的西风中
离别了渐凉的窝巢
飞向了温暖的南方
燕子不曾经历过北方的寒冬
更没有欣赏过美丽的雪景
但我却看到了
雪地上小燕子欢快的身影

在洁白无尘的雪地上
你画着心形的圆圈儿
又把两手的雪团儿
高高抛向空中
落下来的雪花
天女散花一般
落到你的脸上和身上
在清凉寂静的雪地上
你活蹦乱跳
你笑逐颜开
你心花怒放
就像一只雪地上的小麻雀
我更愿把你看成一只
羽毛黑亮黑亮的
活泼可爱的
雪地上的小燕子

诗和远方
让你我有缘相识
才智和纯真
让我对你如此钟情
我把一份伤感的情意
悄悄珍藏在心底
我把一声真诚的祝福
送给遥远的你

雪地里的小燕子
□李建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
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
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
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
灶的爆竹……”这么眼熟的文字，没
错，这是鲁迅先生《祝福》一文的开篇。

每到年近的日子，听到一阵阵的
爆竹声，我就会想到先生的这一段描
写。简练、传神，就像一幅有声有色的
画，三维空间传递出来的一切都在他
笔下的这数行字里了。虽然鲁迅先生
写的是一个世纪前的江南古镇，但是
到了今天，千里之外的北国不也是似
曾相识的“年味”么。

节前的忙活不待多说，淘麦磨面
蒸馍馍，糊窗贴画贴对子，大家都热火
朝天地准备着。

转眼到了大年初一，接神的鞭炮
声响过，爷爷点着了院子里高高的“柏
楼”（用柏树枝搭起的柴火堆），柏树枝
在火中噼噼啪啪地响，浓浓的烟，烈烈
的火，映得满院子都成红色的了。家
里面，奶奶已经把热腾腾的饺子端上

了桌。那时候，一年中难得吃几回饺
子，正月初一吃饺子都是数个的，吃完
了，给爷爷奶奶汇报今天吃了多少个
饺子，他们听完笑着说：“好，好，我家
的娃娃又长大了。”

“为什么过年要点‘柏楼’呢？”我
曾问过爷爷。他说，古时候有一只长
着九个头的怪鸟，专爱害人。一到大
年三十晚上，就飞出来用鼻子闻各家
各户飘出的肉香味，闻着闻着，嘴里就
流出来带血的涎水。这种带血的涎水
掉到谁家院里，谁家这一年就要倒
霉。后来，人们发现这九头鸟最怕闻
柏树枝燃烧产生的烟味。所以每到快
过年，人们就采集柏树叶，等到正月初
一一大早，家家户户都把柏树枝烧起
来，升起滚滚浓烟，吓得九头鸟再也不
敢飞出来。从此以后，过年点“柏楼”
便成为一种习俗，一直流传下来。

大人们忙完了，就带着我们一块
去给村里长辈拜年。最难忘的还是和
大人去观上村给本家族人拜年。那
时，村里的几户人家都住在半山上，待
一家家拜完，我的口袋早已装满了大
人们给的花生、核桃等干果。下山时，

我又在竹园里折上一根翠绿婆娑的竹
竿扛着，和小伙伴一路说着笑着回家
了。

再说贴年画。贴年画也是我们辞
旧迎新的习俗之一。你看，白色的窗
户上贴上五颜六色的窗花，窗花里有
人物、水果、花草、虫鸟，还有喜庆福字
等。贴上窗花后，平时素白的窗户一
下子变得花枝招展，墙上也贴上刚买
的年画，门上也贴上了崭新的春联。

记得印象很深的几幅年画，一幅
是四条屏的《虎豹狮象屏》，贴在房间
里，平时寂寞的家一下子就有了生气，
黝黑的屋子也显得敞亮了。那时我还
没有见过这些猛兽，就躺在炕上盯着
看，想着这些动物如何悠哉悠哉地生
活。再一幅是一个少先队员系着红领
巾向解放军战士行队礼的年画，右边
是陆海空的解放军战士，画上还有军
舰、飞机等。

过年贴年画的习俗一直影响着
我。如今住上了楼房，换成了塑钢窗
户，我仍年复一年地贴年画，大红的福
字等窗花，寓示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福满人间！

过年遐想

□朱海红

河开了
把春的讯息喊了又喊
柳绿了
把春的帷幕掀了又掀

有一只燕子是旧相识
在你的身边
盘旋问好
有一朵花是新相识
在你走过时
恰恰吐露芬芳

穿过指间的风
与你缠绵
吻上脸颊的雨
向你倾诉

四季轮回
千百度的寻觅
此刻和你相遇
共赴前世的约定

总有一个春天
为你而来
如一列呼啸的火车
载着你奔向天涯

总有一个春天，
为你而来




